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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在我的家乡，家
家户户屋后都有一块大小不等
的苎麻地。

苎麻生长速度快，一年之
中，分别于端午节和中元节前
后收获两次。初夏时节，苎麻
的茎秆由青绿色变成深褐色，
竟高出地面近两米。上部的叶
腋下很快结出了赤豆大小的种
子，在热风中摇曳，飒飒作响，
似乎在告诉人们：“头刀麻”可
以收割了。

过去，乡下纺纱捻麻的细
活都是由女人们承担的。

我母亲是村里有名的纺纱
捻麻能手。夏收间隙，天刚蒙
蒙亮，屋后的一片苎麻已被她
斫倒在地。母亲摘去麻叶，将
麻秆打捆稍加浸水，放到阴凉
处，剥下麻皮，绕成小捆放进水
桶浸泡。待麻皮浸泡一夜，捞
出来略微吹干，母亲用铁制的
刮麻刀将粗麻皮刮去表皮，只
留下淡白的麻丝，抱到阳光下
晒干。从斫麻到成丝，母亲除
了汗水湿透衣背，脸上和手臂
上都被刺得通红，留下了一道
道划痕和隐隐的血印。

炎热的夏天午后，母亲寻
一处阴凉处，面前放一个小小
的洋灰盒，她的拇指和食指不
时蘸点洋灰，捻起了麻纱。这
可是个细活，费时费工，特别要
心静。母亲的捻麻功夫可以说
是炉火纯青，在村子里带出了
一大帮徒弟。

捻麻成纱后，请织布匠上
木机织成夏布。母亲特意选择
大好晴天，在36℃的高温下，
把夏布摊在河岸的草地上，用
河水反复冲洗、晒干、再冲洗。
身材娇小的母亲总是跟太阳较
劲，太阳越好她忙得越欢。她
说：“夏布多用水冲，越冲越白，
有了夏天的暴晒，就不会有虫
蛀，也不会生霉菌，制成的蚊帐
和衣服既美观又挺括。”真是

“一卷夏布白，寸寸皆辛苦”。
在那个买布要票的年代，

我有幸上了大学，收到录取通
知后，母亲特地为我用夏布缝
制了一件夏布衬衫和一条土布
裤子。就这套行头引来同学们
惊奇的目光。有同学好奇地追
问：“这是什么布料？”我说：“这
是我母亲用苎麻，经过剥、刮、
捻、织、洗、缝等十几套工序为
我做的，凉爽还挠痒。”同学羡
慕不已，有个同学还打趣地说：

“纯手工织布太舒服了，能否请
你母亲也帮我做一件？”

如今，父母已离去多年，
家乡的苎麻地也早已不见。
每当夏天到来之际，我习惯性
地打开家中的樟木箱，把珍藏
了大半辈子的夏布衣裤拿出来
晒伏。

手捧泛黄的衣衫，闻着那
老布清香，我又仿佛回到了母
亲的身旁。

夏布
◎严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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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受江苏对口支援新疆伊
犁前方指挥部的邀请，作为第五期
江苏援疆干部团队的一员，参加了

“回伊犁看变化谋发展”活动。时
隔二十年再回新疆，目睹天翻地覆
的变化，深感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决
策的英明。其间得小诗几首，以记
此行。

眺望伊犁

伊犁挥手离别后，
转瞬双十付等闲。
公主可曾思故里，
林渠是否换新颜？
天山云动蹁跹舞，
黄海潮鸣奏乐弦。
大漠胡杨应笑我，
白头岂莫那青年？

又见伊犁

站前人涌市声喧，

恍若风情异域天。
旧日街痕寻几处？
烤香三串慰流年。

巩留核桃王

天山北麓核桃树，
沧海桑田万万年。
秋去冬来雷作笔，
丹青束手赋难言。

天马浴河图

风卷云腾飞夏塔，
凌波踏雨震天山。
雪原孕育汗血马，
长啸一声社稷安。

昭苏蝶湖印象

风动瑶池蝶翼张，
虹光星雨落云裳。
萌娃逐浪追霞影，
笑采花香入梦乡。

天山花海

荒野北坡添胜境，
天山花海正如织。
古闻公主和亲路，
今见江苏援塞师。
兴业安边同勠力，
化民润物共擎旗。
神州儿女多奇志，
瀚漠扬帆圆梦时。

伊宁战友喜相聚

别后廿年矣，
拥肩思往昔。
沙洲栽绿树，
河谷筑新区。
无悔边疆月，
怡然大漠笛。
三壶犹不醉，
笑指杏花期。

二十年后看伊犁
◎顾晓明

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两人同
村，同年同月同日生，阿强和阿伟就
是这样的一对。

阿强比阿伟早出生了几个小
时，他们的父辈就是非常要好的朋
友。两人自打会玩耍开始，几乎是
形影不离。有次放学，校外有个混
社会的小青年欺负阿伟，阿强就挺
身而出，用小小的身躯挡在了阿伟
面前，随手捡了块砖与社会小青年
厮打在了一起，为此还被抓进了派
出所。学校里，阿强的成绩很差，而
阿伟却是学习尖子，但这不影响两
人的感情。光阴似箭，两人都长大
成人了。阿强早早地走上了社会，
开起了一家汽车维修公司，虽然不
大，但也经营得有模有样。而阿伟
凭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警察大学，
毕业后到公安局的经侦部门工作。
两人没有因为工作的不同而减少联
系。阿伟经常到阿强的汽修公司坐
坐，喝喝茶。甚至结婚，两人都选择
了同一天同一个酒店。或许，这就
是旁人眼里羡慕的发小吧。

周末，天公却不作美，狂风裹挟
着黑压压的乌云，仿佛要摧毁天地间
的一切。阿强正要关上公司办公室
的门窗，突然瞥见公司门外驶进来了
一辆警车。车上下来了两个警察，其

中一个居然是发小阿伟。阿强很是
惊诧，阿伟每次前来聊天都是穿着便
服，从不穿警服出现在他的面前。在
长期交往中，阿强也从来不把阿伟看
作是一名威严的警察。

“阿伟啊，今天这是唱哪出啊？”
阿强赶紧迎到了公司办公室门口。

“哥呀，你应该清楚我为什么会来找
你。”阿伟板着脸严肃地说道，“这是
我的同事，今天我们来就是向你证实
一件事，望你能好好配合。”

阿强一边张罗着泡茶，一边脑子
里如放电影般闪过了好多的念头：阿
伟今天怎么了，我可是守法经营，不
偷不抢的，还是别人的事情牵扯到我
了？我与不法分子也没交往呀。阿
强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哥，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干什么
的吗？”阿伟一双鹰眼犀利地盯着阿
强。一丝不祥的念头出现在了阿强
的脑海中并逐渐清晰了起来。他瞬
间明白了阿伟和同事来找他的目的
了。但他有一丝侥幸心理，阿伟可是
自己的发小，他能不网开一面？

“阿伟，我也是一时糊涂呀！”阿
强脸涨得通红。“带上相关的账本，跟
我们走一趟吧。”阿伟同事说道。阿
伟与他在生活上是无话不谈的发小，
可在法律上他不会徇私情的。阿强

只得在办公室里找出一本小笔记本和
一些账本，那上面有他“做事”的证据。

临离开公司时，阿强的妻子闻听
了情况追了过来，一看是阿伟，一愣：

“阿伟，我家阿强怎么了？”“他涉嫌诈
骗。”阿伟说着“呯”地关上了警车的
门，驶出了公司大门。

在审讯室里，阿强交代了全部的
犯罪事实。原来，他利用汽车维修业
务，在帮客户报保险理赔时采取虚构
项目，甚至有时作假现场，人为制造
二次事故等向保险公司进行诈骗。
而那本藏在办公室抽屉内的小笔记
本则记载着每一起虚报的事故，经核
对账本及保险公司提供的情况，基本
吻合，阿强被依法刑事拘留。

阿强被送往看守所。车上，沉默
了好久，阿伟先开口：“哥，你是知道
的，这是我的职责，法不容情。”阿强
心里发酸，眼睛红红的，强忍泪水。

看守所黑漆漆的大门仿佛一把
斩断兄弟情谊的利刃。望着往日亲
密无间的发小戴着手铐，阿伟轻声
说：“阿强，你恨我吗？”阿强始终低头
不看阿伟，默默朝监舍内走去。临进
门时，阿强突然回头，大声说道：“我
不会恨你的，我们是发小。”阿伟顿时
泪如雨注，大声说道：“好好改造，出
来后我们还是世上最要好的发小！”

发小
◎丁小明


